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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Transcript - Chinese

接见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学生代表团时的谈话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主席：欢迎你们。

你们是哪些国家的朋友？（这时外宾起立，分别向主席作自我介绍）

你们是正在念书的，还是读完了？

日拉尔：已经念完了。（其他外宾答：还正在念书。）

主席：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

喝茶。愿抽烟的抽烟，不抽烟的不抽烟。（全体笑）

谢尔盖·巴里奥：我想了解一下毛泽东同志对我们秘鲁的看法，希望我们秘鲁成为
什么样的国家，对我们秘鲁有什么希望。主席：先要问你，你有什么意见。（主席
笑）你们国家的情况，我不太清楚。

谢尔盖·巴里奥：毛泽东同志讲对我们国家的情况了解得少，我知道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我们国家离你们的国家很远，而且我们的政府禁止人民到中国来，所以到中
国来的秘鲁的人是很少的。不管怎样，我们国家在拉了美洲是有很悠久的历史的，
并且在将来，毛泽东同志很快可以听到，它能够在拉丁美洲发出一个很重要的声音
。

主席：什么很重要的声音？

巴里奥：革命的声音。

主席：革什么样的命？

巴里奥：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反对压迫阶级的，反对压
迫民族的革命。

主席：一切资产阶级都反对吗？你们国家有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爱国的，反
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啊？

巴里奥：在我们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特别是在西部和南部的一些国家，进步的
资产阶级的力量是很弱的，大部分是跟帝国主义的利益，跟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紧密
联系的。因此，它们和革命的利益结成联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主席：我赞成你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给帝国主义当走狗的那些人。其他的人，首
先是工人、农民，然后是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能有少数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
这种人是比较少的，同这些人应该结成统一战线。这样，反对的对象，革命的对象
，就比较少一些，革命的力量就比较大一些。你赞成不赞成啊？因为压迫人的人在
世界上总是少数，一百个人中间只有几个，这样就可以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这是我们共同的问题，是整个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共同的问题。在欧洲、北美大
体上也是这样。譬如在美国，譬如在英国，工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美国那些
大工会的领导人，他们是帮助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有很大一部分现在还不觉悟，
但是将来他们会觉悟的。

所以我们只反对帝国主义者同它在各国的走狗，其他的人，我们不反对。我们并不
反对整个美国人嘛。他（指谢尔盖·巴里奥）又不赞成了。



还有什么问题？

阿里乌：我们是黑非留法学联、西井学生总会的代表，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向毛泽东
主席讲几句话，并且通过毛泽东主席向中国人民表示敬意。我们想请毛泽东主席知
道非洲的情况，并且就您知道的一些问题给我们一些答复，正像刚才毛泽东主席给
秘鲁的朋友的答复一样。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我们愿意借这个机会，对毛泽东主
席和中国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在地理上，非洲和中国是离得很远的，但是我们共
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老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多年的斗争把我们同中国人民结
成了深厚的友谊。而现在，我们在中国虽然只呆了几个星期，但是我们看了很多东
西，我们看到中国正在热情地进行建设，中国的人民群众也在参加建设工作。非洲
曾经是许多国家的殖民地，譬如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已经给了这些国家许多独立，
但是人民并没有真正地参加建设工作。我们感谢毛泽东同志和中国的其他领导人对
非洲国家的一贯支持。我们非洲的学生正在进行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正因为我
们进行了这个斗争，我们才同中国学生联合会建立了关系，正因为这个斗争今天才
使我们来到中国。通过这次座谈能够使毛泽东同志了解非洲的情况，同时希望毛泽
东同志对非洲的情况发表一些意见。

主席：还有非洲朋友要问吗？

艾克洛：我认为，我们非洲现在面临着另外一种危险，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毛泽东
主席是不是能够同意--社会主义阵营中一个国家的问题，这个国家过去曾经是我们
很好的同盟者，现在是修正主义。过去我曾经有机会在法国念书，现在又在一个社
会主义国家--捷克念书，在那里，我每天都看到修正主义直接的影响。我们在捷克
已经念了三年书，但是在这三年内，他们要求我们不要谈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譬
如在一些会议上，我们所见到的就是让大家跳舞，不帮助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就
是应该怎样武装起来，争取我们的自由。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委内瑞拉的同学过去
每年都组织一些讨论委内瑞拉国内斗争情况的会议，自从去年以来，委内瑞拉和捷
克建立了商务关系以后，就禁止再组织这样的会议了。他们对委内瑞拉的朋友说：
你们在这里可以读书，回国以后不要再参加解放斗争。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喀麦隆
人民联盟的留学生，自从捷克和阿希乔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以后，在那里的喀麦隆
的留学生就不能再举行任何集会了。不论在布拉格，在莫斯科，都是一样。去年我
曾被邀请去参加喀麦隆人民联盟的一次支部大会，他们的负责人曾同当局协商，但
是并没有得到结果，后来这个集会只是在学生的一个房间里举行了。当然，现在非
洲在国外的留学生，有些还没有觉悟。他们仍然认为，不谈政治，不谈反帝，是一
件好事。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我曾同捷克和平委员会的一个人谈话。他说，现在
已经争取了一切行动，来反对黑非留学生联合会，但是我们认为，黑非留法学生联
合会是一个先进组织，捷克当局怎么能够说这样的话呢？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我
们非洲正面临着一种修正主义的危险。现在的问题是不是要进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大家都愿意参加这个斗争的问题，而他们有些人却把现在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争论说成是北京和莫斯科之争。我们认为，这不是北京和莫斯
科之争，而是世界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是不是要同帝国主义妥协的问题。这是
我自己的看法，不知道毛泽东主席是不是会同意我的看法。我们认为，这不是北京
和莫斯科之间的争吵，不是两个国家首都之间的争吵，而是世界革命所面临的问题
。正像秘鲁的同志已经讲过的一样，这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
各国反动派斗争的问题，也就是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而事实上，我们非洲已
经遭到了帝国主义的统治，现在是不是要同帝国主义合作、同帝国主义共处的问题
。

主席：帝国主义是压迫各国人民的一些集团，各国被压迫人民怎么能够跟它们和平
共处呢？

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老殖民主义的问题是各国走狗的问题。不管那些人如何，
如果不反对他们，就无所谓革命，就无所谓革命的胜利。不谈政治，单跳舞，是不
能打倒帝国主义的。（众笑）修正主义要你们服从他们跟帝国主义妥协的路线，它
也要我们服从，它要全世界各国革命的人民都服从，我们是不服从的。我们也不服
从帝国主义，也不服从新、老殖民主义，也不服从修正主义。也不服从它们各国的



走狗。譬如在中国就有那么一个走狗，顶著名的人物是蒋介石，我们能够跟蒋介石
合作吗？蒋介石现在在大陆上有他自己的朋友，就是地主阶级的残余，资产阶级的
残余，同这些人不能合作，要教育他们，在劳动中改造他们。如果他们要造反，譬
如破坏，烧房子，破坏牲畜，搞投机倒把，杀人，暗杀革命者，我们必须进行镇压
。我们的方针就是这样，比较简单明了，没有什么吞吞吐吐。无论见效的，没有见
效的，只要他反对我们，我们就反对。

你们知道，譬如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古巴的革命、越南南方的革命，我们都是公开
支持的，刚果（利）的武装斗争，我们也是公开支持的，冲伯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我们不跟他建立外交关系，我们站在刚果（利）人民的一边。譬如加纳，我们支
持加纳人民的斗争。帝国主义者两次暗杀他们的总统，我们是反对那种惨无人道的
暗杀行为的。

整个拉丁美洲的革命是有希望的，不仅你们秘鲁，你（指谢尔盖·巴里奥）不是问
我秘鲁的前途怎么样吗？秘鲁的前途和整个拉丁美洲的前途一样，是要用革命斗争
去推翻帝国主义同它的走狗。我说的是大的、忠实的走狗，而不是跟帝国主义联系
较少的那些人。这样，我们的统一战线反而会扩大一些。

还有问题吗？

埃内斯加：我们在这里代表拉丁美洲革命组织的海地、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
的代表首先向毛泽东主席表示感谢，感谢您接见了我们，并且通过您表达我们对中
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和走狗所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表示崇高的敬意。

主席：谢谢。

埃内斯加：我们对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努力也表示敬意。同时，我们
代表海地、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的革命组织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对我们这
些国家的解放斗争所给予的支援表示感谢。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对亚洲、非洲、拉
丁美洲其他国家的解放斗争也给予了同样的支援。我们深信，中国一定会站在我们
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一边的。

我们同意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应该团结尽可能多的各阶层的人民。我们革命运
动组织的总路线，也就是要建立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
，在我们国内要建立这样一种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有困难的。古巴革命给我们各国人
民的革命提供了一个榜样。古巴的人民使我们拉丁美洲广大人民认识到，他们可以
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且也使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阶层懂得，这些革命对他
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们所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有深刻的政治意
义的，现在这些革命运动已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指导下进行了。因此，这些
资产阶级就要选择，要不就投靠工人、农民，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
斗争，要不就跟帝国主义一块去平分利润。

我们相信，最后由于工人和农民强大的联盟，这些资产阶级将不再为帝国主义的利
益服务，而投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同时，这也包括一些中间的阶层，主要是指进
步的知识分子。有些国家的困难会多一点，有些国家的困难会少一点。我们也深信
最后胜利将属于我们各国人民。

主席：讲得对，我赞成，最后胜利总是属于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这已有许多证据。
譬如古巴不是胜利了吗？当然还没有最后胜利，中国不是胜利了吗？也没有最后胜
利，最后胜利要全世界帝国主义倒下去了，全世界各国人民都翻身了。

我们周围的许多国家都有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基地，我们的台湾还没有解放。我们现
在这样一种状况就算最后胜利了吗？没有。这是几十年的事情。美国帝国主义不打
倒，这些军事基地不撤走，日本人民不翻身，南朝鲜、南越、菲律宾、柬埔寨、老
挝、泰国、马来亚这些国家不把帝国主义赶走，不把本国的垄断资本或者是亲帝国
主义分子打倒，我们这个国家也不能得到最后解放。



拉丁美洲、非洲和整个亚洲，还有欧洲、北美、大洋洲如果不解放，一个国家或者
少数国家解放了，最后解放是不可能的，算是暂时地解放了，譬如中国、古巴、阿
尔及利亚、北越、北朝鲜。但是，我们面临着很大的敌人。所以我们跟你们要团结
起来，站在一条战线上，向共同的敌人作斗争。

在座的各国朋友的思想也一致嘛？

×××：不一致。有马列主义者，有民族主义者。

主席：不完全一致不要紧，有些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有些现在还不相信，甚至有
些人信宗教，但是，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一点上团结起来。现在帝国主
义的头子是谁呢？就是美国帝国主义。当然，在非洲说来，法国、英国、比利时、
葡萄牙、西班牙这些国家是有影响的。在拉丁美洲，美国的影响是主要的，我们在
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中可以团结起来。

修正主义自己不反对帝国主义，还妨碍我们反对帝国主义，那我们也不赞成，要批
评他们。现在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仍在欺骗人民，因此我们要做批评工作。刚才那
位朋友（指艾克洛）讲得好，他就做了批评工作。

你（指艾克洛）是那个国家的？

艾克洛：是多哥的。

主席：多哥在哪里？

王××：在西非。

主席：是属于哪个国家的？

×××：原来是法国的殖民地。

主席：你们国家独立了没有？

艾克格：名义上独立了，现在所谓的独立，就是有一个国歌，有一个国旗。

主席：你们认识了这一点。所谓名义上的独立和实际上的独立有区别嘛！

要做群众工作。知识分子如果不同工人、农民结合，不对工人，农民做工作，团结
工人、农民，而是脱离工人、农民，那就不好了。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它不属
于无产阶级，就属于资产阶级，它不为无产阶级服务，就为资产阶级服务，它可以
替这个阶级服务，也可以替那个阶级服务。譬如我们中国的北京有一个北京大学，
你们去看了没有？

×××：没有去，因为放假了。

科西·加普逊：访问过人民大学。

×××：在上海看了什么大学？（答：没有看。）

日拉尔：在西安看了交通大学。

主席：无论那个城市的大学、中学、小学，那里的教授、教员，以及行政工作人员



过去都是国民党的，很少有我们的教授，很少有我们的教员，那些人都是替国民党
服务的，都是亲帝国主义的，有些亲日本帝国主义，有些亲美帝国主义，有些亲法
国帝国主义，有些亲德国的，有些亲英国的。解放的时候，只有很少的人跑掉了，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授、教员都留下来了，替我们服务。现在有些人已经进步了，
赞成马克思主义了，有些人还处于中间状态，是中间派，此外有少数人思想很右，
他们的脑筋还是旧的，大概占百分之几的人数，他们赞成修正主义，不那么公开讲
就是了。有极少数的人希望蒋介石再回来，社会就是这样复杂的，但是不妨碍大局
，因为左派和中间派联合起来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你们会问，为什么中国解放十五年了，有许多人还是中间派，有一部分还是右派呢
？外国人说我们"洗脑筋"，为什么这些人的脑筋还没有洗好呢？（众笑）思想工作
就是这样不容易做的，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能强迫他们洗脑筋，（众笑）只能劝说
他们，只能说服他们，不能压服他们，要他自己遂步了解，逐步觉悟起来。他们这
些人是不跟工人、农民接近的，他们脱离群众。现在我们想些办法，使他们同工人
、农民接近。

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有什么用。这是我们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
恩、恩格斯的经验。所以，我们希望你们不要脱离人民群众，不要脱离你们国家占
最大多数人口的工人和农民。

要做群众工作，就要交朋友。如果没有工人、农民做朋友，你就不了解工人、农民
的思想状况。这就是说要做调查研究工作。知识分子要接近群众，做调查研究，是
不那么容易的。第一条，知识分子过惯了城市生活，他就不想到乡下去做调查研究
工作，赶也赶不下去。（众笑）他们成了习惯。第二条，到乡下去做调查研究，去
了并不等于真正交好了朋友。因为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派头，摆一付老爷架子，
农民看不惯，摆一付老爷架子去接近工人，工人也看不惯。开始他们弄不清楚，不
知道你们是帮助他们的，还是伤害他们的。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要经过一个过
程。譬如讲组织工会，举行罢工，经过一个过程，工人才相信，你是帮助他的。而
不是伤害他的。同农民说话，绝不能摆起一付知识分子的架子，看不起他们。我曾
经说过这样的话，知识分子就某一点说来，是比较最有知识的人，但是不如工人、
农民的知识多。

因为我们读的书，无论你读的是什么书，读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书也好，资本主义的
书也好，或者封建孔夫子的书也好，都是书本上的东西。这些书本都不教我们怎样
革命，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书教我们怎样革命，但是也不等于读了书就知道如何革命
了。

读革命的书是一件事情，实行革命又是一件事情。我借这个机会讲一点我的经验，
也许你们不赞成，将来可能有一天你们会想起我今天讲的这些话。

解放以前，中国只有几百万工人，大约有四百万工人，有几万万农民。剥削者和压
迫者全中国只有几千万，占百分之五左右，大约只有三千多万。那么我们站在那一
边呢？是站在少数剥削者方面，还是站在几万万农民同几百万工人方面呢？这个问
题在开头我是没有搞清楚的，因为我读的是孔夫子的书，资本主义的书，后来读了
马克思主义的书，又组织了共产党，这就下决心赞成马克思主义了，世界观就改变
了，由唯心主义者变成了唯物主义者，逐步地变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什么叫彻底
的唯物主义者呢？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和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者。

讲多了，到时间了。

科西·加普逊：我的讲话我相信所有的同志都会赞同的。就是我们感到今天能够同
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会见，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对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切
话，都很受感动，也非常感谢。我们听到他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对整个世界局势作
出结论，斗争应该如何办，提供了许多建议，对这点我们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也
很感动。毛泽东同志还给我们说，不管我们读多少革命的书籍，谈多少革命的话，
如果我们不深入到农村中去，向群众学习，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就不能成为真正
的革命者。同时，我们感到毛泽东同志对非洲的事物是非常关心的。我们感到中国



一贯是帮助非洲人民进行革命，帮助世界各国人民进行革命的。我们可以向毛泽东
主席表示，我们将高举革命的旗帜，一直到全世界各国人民最后摆脱帝国主义和新
老殖民主义的枷锁为止。谢谢主席。

主席：就谈到这里吧！还有什么问题？

外宾：希望毛泽东主席在《毛主席诗词》上签上您的名字。

主席：可以。

（外宾请主席签字。最后外宾同主席握手告别。）


